
90年前5000多名当地年轻人参加红军赴战场

新时代青年沿着大桥归来建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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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池河渡口：
闯过生死关，
打开进入
黔西北的大门

1936 年初，红二、

红六军团长征进入贵

州。面对国民党军多路

围追堵截，军委分会决

定向黔西、大定（今大

方）、毕节方向转移，寻

找新的立足点。

鸭池河位于乌江上

游河段，水深浪急，十分

险要，是通往黔西的必

经之路，成为这次转移

必须突破的关口。

2月2日，红军在鸭

池河搭建浮桥渡河。大

部队抵达时，敌九十九

师、二十三师正从后方

逼近，红军又集中在狭

窄河谷，渡河速度缓

慢。危急时刻，红军把

缴获的洋布匹等物连接

成长绳，固定在河流两

岸，部分战士抓住绳索

泅渡，与浮桥两路同时

过河，最终使部队脱离

险境。

当日下午，红二、红

六军团全部渡过鸭池河

天险，蒋介石消灭红二、

红六军团于乌江东岸的

计划化为泡影。

强渡鸭池河使正在

遭受围追堵截的红二、

红六军团闯过一道险

关，打开进入黔西北的

通道，并为此后转战乌

蒙山、抢渡金沙江、继续

北上积蓄了力量。

采访车停在贵黔高速鸭池河特大桥对面的观
景台。

400余米之下，鸭池河缩成峡谷深处的一线碧绿。
“当年红军就是从下面过的河？”重庆大学新闻

学院2025级硕士研究生吕樱格轻声问。
90 年前，这里甚至没有一座能通行的桥。

1936年2月，红二、红六军团来到鸭池河。当地群
众帮助红军搭起浮桥，1.8万多名红军战士由此渡
过天险。随后近两个月的乌蒙山回旋战中，毕节地
区500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离乡奔赴革命战场。

7月18日，湖北日报“红军渡口 桥见信仰——
十五省区市大学生行走的长征思政课”全媒体报道
组来到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市鸭池河渡口。

大学生们想知道，90年前，那么多年轻人为什
么要离开大山？

他们更想看看，90年后，这里的年轻人又在往
哪里走。

萧克赠送的棉被，
被受赠人保存了28年

黔西市红军后人吴疆给大学生们讲了他爷爷
吴绍清的故事。

爷爷原名吴老七，家中幼子。1934年红二、红
六军团进入黔西扩红时，13岁的他挤进报名人
群。红军嫌他年龄太小不肯收，他一路追着请求。

后来他终于如愿入伍，部队给了他新名字——
吴绍清。

此后，他翻雪山、过草地，抵陕北，又经历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1950年回到黔西。

儿孙问他打仗的事，老人总摆摆手：“我做的事
不多，没什么好说的。”

电视里出现贺龙的影像，他会突然站起致敬。
上世纪80年代，生活改善，他还穿着打补丁的

衣服；儿子吴宝找工作，他也不肯托人帮忙：“自己
的路自己走，不要给组织添麻烦。”

吴疆说，爷爷不把自己当英雄，却愿意告诉年
轻人，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退休后，他把自
己走过的长征、看到的红军、认定了一辈子的道理
讲给孩子们听。

“红军把自己的事看得很轻，把要留给后人的
精神看得很重。”吕樱格感慨。

这句话，在30多公里外的大关镇盐运文化陈
列馆，有了另一个注脚。

一床旧棉被摆在红色展厅里。讲解员侯丽莉
介绍，当年本地郎中陈克清上山采药，无偿给红军
治病，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就把自己的棉被送给陈

克清答谢。
这床棉被，被陈克清保存了28年，后由他的家

人捐出。
在听讲解时，吕樱格的眼圈红了：“当时5000多

位年轻人义无反顾参加红军，可很多人都没能回来。”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5级硕士研究生

杨林娜拍拍她的肩膀:“如今，人们依然记得他们，
说明他们从未离开。”

武汉设计的大桥，
让3小时路程缩短至1小时

鸭池河上曾先后留下7座桥的印记。
吕樱格和杨林娜都很感兴趣：“第一座桥是谁

修的？”
黔西市委党校教师樊梦介绍，最初是清代财主

“梅百万”，出巨资修石桥未成；直到1936年，红军
在群众帮助下架起浮桥。

“一个大财主那么有钱，但修不成桥；红军那么
困难，却很快能把桥架起来。”大学生们感叹。

一旁的丘林村干部李永华说，浮桥拆后，只有
摆渡才能连通两岸，时有船翻货毁；1958年，与他
同龄的铁索桥建成；此后施工吊桥、国道桥、高速公
路桥、高铁桥等又相继跨过峡谷。

真正让大学生们震撼的，是眼前的贵黔高速鸭
池河特大桥，全长1450米，主跨800米。这座桥建
成时是世界最大跨径钢桁梁斜拉桥，曾获“国际桥
梁界诺贝尔奖”——古斯塔夫斯金奖。

这座贵州大山里的世界级桥梁，设计图纸来自
千里之外的武汉。

现任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桥梁专业总工程师宗昕，是该项目负责人。

那时，桥址还没通公路。设计师们爬上山崖查
看桥位，胆战心惊。

峡谷深，两岸陡，能展开施工的场地很少；雨、
雪、雾等不利天气一年超200天，峡谷瞬时风力最
大可达11级。

“综合考虑环境、经济、建设难度，从很多方案
中筛选，最终确定了斜拉桥方案。”宗昕说。一群青
年设计师在武汉画出的蓝图，让黔西人民跨江而过
的心愿变成了现实。

2016年7月，鸭池河特大桥正式通车。贵阳到
黔西，由过去的近3小时缩短到约1小时。

门板变成钢梁，浮桥
变成世界级大桥，攻
克的难题早已不同。

桥为什么能架起来，答案一直没有变：桥的这
一头是人民，桥的那一头，还是人民。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带着手艺回到家乡

从鸭池河特大桥往上游驱车，40分钟就到了
化屋村。

16岁那年，村民杨龙只想着一件事——走出去。
那时的化屋村，要出村得先过“手扒岩”——徒

手攀岩，没有护栏，脚下就是万丈山崖。
“太穷了。”他对父亲说，要出去求学、打工，从

六盘水到武汉再到福建，一路往外走。
2011年，25岁的杨龙又回来了。大桥通车后，

他发现村里游客越来越多了。他成了村里最早做民
宿的人。2024年，他的民宿纯收入达到26万元。

小时候，他曾坐小船，再徒步翻山去丘林村看鸭
池河边的红军遗迹。今天再去，几十分钟车程即到。

创业这些年，每当遇到难处、心里纠结时，杨龙
就去看看红军曾经走过的地方。

“吴绍清和杨龙，都是十几岁走出大山。”吕樱
格不禁动容，“杨龙沿着公路和大桥回到了大山，带
着乡亲们一起致富，真好。”

更年轻的人，也已往回走。
老杏树下，1996年出生的杨发献在为游客煮

咖啡。2021年毕业后，他从黑龙江回到家乡开了
村咖。

杨林娜询问：“创业很难吧？”“难！”他说，但是，
有红军走过的地方，人们都不怕困难。

杨林娜意识到，长征精神的传承早已融入这里
的生活。

年轻人的新想法还飞上了天空。
“90后”贵州人何江，看中鸭池河的峡谷落差

和便利交通，在这里建起滑翔伞基地。游客飞到空
中，大桥、峡谷、红军渡口又成了独特的风景。

化屋村还在谋划桥旅融合，让桥梁博物馆、高
空体验等业态与山水、红色资源进一步串联。

这样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全村开起41家农家
乐、27家民宿和5家咖啡馆，返乡创业者中，35岁
以下青年接近一半。

“以前，这里有那么多挺身而出的年轻人。
如今，又有带着手艺、创业梦想回来的年轻人。”
杨林娜赞叹，90年前，年轻人踏过浮桥，把青春
交给远方；90年后，年轻人沿着大桥归来，把青
春付与家乡。

鸭池河奔流不息。桥上的年轻人，步履不停。

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茜 汪子轶 许旷 杨千帆 李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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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贵州黔西化屋村
之前，我没有想到，这里的
苗绣已经去过我的家乡。

苗绣传承人杨文丽
告诉我们，前几年，一名
孟加拉国客商来到化屋
村，看中了一款带有蜡
染和苗绣元素的遮阳
帽，一口气订了3000顶。

听到“孟加拉国”，我
一下来了精神。我很快
从“看客”变成了参与者。

杨文丽现在通过电
商直播，把苗绣介绍给
更远地方的人。我也凑
到直播镜头前，试着帮
她介绍产品。隔着一块
手机屏幕，过去藏在深
山里的手艺，可以被很
多人看到。

我又跟着另一位绣
娘杨艳学苗绣。

她 6 岁就开始跟母
亲学这门手艺，是第四
代非遗传承人。过去交
通不便时，她做的绣包
可能半年才能卖掉一
个；如今游客进山方便
了，有时一天就能卖出
一两个。

我来到中国，而中
国的苗绣蜡染帽子去了
孟加拉国——

你看，无论是现实
的桥、沟通的桥、传承的
桥，还是精神的桥，一直
都是双向的。

鸭池河渡口

▲ 贵黔高
速鸭池河特大
桥。

▲华中科技大学孟加拉国留学生赵永
德（右）在黔西化屋村苗绣传承人杨文丽的
直播间体验直播。


